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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对逝去朋友或亲

人的思念无从表达，只需进
入 !!!"#$%&'(')$'*+,-.+

,'/&'()#*+,-./

012，您就可以发帖寄托哀
思，可以是一两句话，也可以
是一篇悼文。您还可以在这里
发表逝者照片、录音录像、亲

友列表等，或为逝者上传鲜
花、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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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机关医院肛肠治疗中心是国有正规医院，本院耗巨
资独家引进新一代高科技大型肛肠射频治疗系统，专业诊治
内痔!外痔!混合痔!脱肛!肛裂!肛瘘!肛周瘙痒!脓肿!大便带
血!滴血等肛肠疾病，全电脑监控，患者可亲眼看到痔核脱落
过程，不开刀、不住院，随治随走，3分钟即可解除你的痛苦，治
疗后可正常排便，不影响工作与生活，"并发质量跟踪卡#$

地址：南京机关医院市区乘58、59、93、68路到九华山站下车华山饭店对面（节假日不休保密治疗，国有大型医院值得信赖）。
专家热线%!"#$%&''&((#

痔疮 肛瘘
!!!!!!!腋臭根除中心100/侧 采用最新纳米材料 "微创介入定位刮吸法 "，
一次性清除腺体，断绝臭味根源，该疗法无痛无痕。尤其对曾经注射、激
光、手术等治疗失败者，该疗法一并根除，随治随走，并发疗效跟踪卡。
包皮包茎精细术手术50元 引进最新等离子生殖整形机，

数分钟精确祛除包茎、包皮过长，对阴茎短小、畸形、湿疣、包皮
白化症可一并处理无痛苦。不影响工作与学习，无需住院。

肛肠专家会诊7月13日-7月31日治疗费优惠50%

腋臭 包皮
权威专家专业会诊即日—7月31日治疗费优惠50%

专家咨询：025-84817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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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的时候，爸爸就是
我心目中的偶像了。不消说

他的博识，不消说他的才情。
只说他的眼睛，深邃而不见
底。那背后蕴涵着温和宽容，
蕴涵着敏利犀锐。他对任何
事物、事件，都能一针见血地
点透，总是准确地预计最终
结果。我钦佩他的待人，他有

很多的朋友，每逢周末，他们
都会聚在我家里侃天，下围
棋，说着我似懂非懂的话题。
到了晚上，我静静地躺在床
上，听着隔壁客厅里传来爸
爸下棋时用棋子打着节拍，
轻哼的那悠闲惬意的小曲：

“隆格里根儿隆……” 那样
的感觉真的好美！

爸爸是一个很温和的
人。在我的记忆里，从没和妈
妈吵过嘴，说话的声音听起
来柔柔的、温温的。但我生平
唯一一次被深宠我的爸爸打

了！打得很重。那年我八岁，
放学回来，和邻居家的小朋友
玩耍，因我心爱的布娃娃被对
方弄破，我疼惜交织，愤愤地
脱口大叫：“坏蛋！你是坏
蛋！”不曾想被刚下班回家的
爸爸赶上，听到这句话，抓过

来用手中的雨伞一阵怒打，我
委屈地哭了大半天。晚上，爸
爸轻轻地问我：“毛毛，你知

道为什么打你吗？”我怯怯地
说：“我……我骂人了……”
此时爸爸什么也没说，只是轻
轻在我额头上吻了一下。其

实，我一点都不恨他。
爸爸妈妈，哥哥嫂子都

是教师，在我选志愿的时候，
爸爸对我说：“你喜欢什么
就学什么吧，不要受家庭的
影响。”于是，我学了医。但
我却万万没有想到，医生的

职业成了我一生中最沉重的
十字架！

大二暑期，是一个异常
酷热的夏季。在一个夏夜里，
爸爸忽然问起我一些关于医
学的问题来，那口气，恰似一
个小学生在向老师讨教。心
脏的功能，构造，有关心脏病

的症状，体征等等。我把刚学
的不多的理论知识如倒
豆般地倒给了他。

有一次，正在吃饭，
爸爸问我：“背痛和心脏
有关吗？” 我一时想不起
来，因为那时还没有学过临

床，于是，我啜嚅着说：“应
该无关吧？ 您不舒服吗？”

“哦，没事，可能是天气太热
的缘故吧，随便问问的。”当
时的我暗暗打算着，等回校
后查查书后再把答案电回家
来。谁知，回校后早已把此事
忘得干干净净了。

又一个晚上，电台来人到

家里，请教有关地方志的事
宜。爸爸热情地接待着客人，
并翻箱倒柜地忙活着，仔细给
他们讲解。这时我看到爸爸手
捂在胸口上，声音低了下来，
于是急问：“爸爸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有点胸闷

……”这时客人起身告辞，送
走了他们，爸爸说已经好多
了，可能是天热忙碌所致。

天哪！粗心如我。无知如
我！胸闷，背痛，那都是心肌
梗塞，心绞痛的临床表现啊！
爸爸一再对我演示着种种信

号，那是在向我呼救呀！而我
……却一再地漠视无睹，淡
然处之。我……

返校的两个月后，在那
个萧杀凋零的秋季，我接到
了“父亲病危”的电话，哥哥
只简短地说要我尽快赶回，

就挂断了。莫非？不祥的预感
笼罩着我的全身……当我匆
匆抵家，远远就看到了从院
子 一 直
摆到

街口的花圈，一阵晕厥袭来
……

“爸爸！我来晚了！”我
嘶声地呼唤起来，哀嚎着奔
进了院子，一步三趄地匍匐
于地上……我的心，正被巨
大的悲伤，被无形的自责，被
悔恨，被痛彻的追念撕得七
零八落！此时的我，真的想杀

了我自己，去殉葬我亲爱的
父亲，我至爱的亲人！是我的
疏忽，是我的失职导致了爸
爸过早的辞世！我有罪！罪不
可赦！

后来妈妈告诉我，出事那
天，爸爸特别高兴，饭罢，忽然

兴起，说要毛笔和墨砚，爸爸
的毛笔字在本市是获过奖的。
他兴致勃勃地写了一幅又一
幅，写完后，说等干了就去装
裱，送给我兄妹作纪念。可谁
知墨迹未干，他刚刚立起身
来，就急呼胸痛，接着就倒了

下去，再也没能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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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到家的时候，老太静
静地躺在那里，她没有像往

常一样站在路口等我，我再
也听不到她对我说上一句：
我家二子回来了。

守在她的身边，我不敢去
摸她的脸，我害怕那真的是一
片冰凉，可我还是忍不住地想
去摸，我希望她的脸是热的，

我甚至觉得，她只是在睡觉，
醒了就会和平时一样，笑嘻嘻
地和我说话。可是她没有再

醒来。她就这样成了一捧灰，
也不知道她疼不疼。

我一直在流泪，可我哭
不出来。心中有太多的愧疚，

工作以后，总是想等自己成
家以后，再把老太接过来好
好孝敬。可现在没这个机会
了，她的十几年的养育之恩，
我永远没有机会回报了。

我宁愿这个世界上没有
火化，那样，我还可以摸着老

太的身体，继续守着她，可现
在什么都没有了。她连醒过
来的机会都没有了。夜里常
做梦，梦见她对我笑，我走过
去，她却不见了。醒来，枕头
一片潮湿，我真的不敢相信
我已经失去了她。

老太的一生是坎坷的，

年轻守寡，拉扯大了儿子，却
失去了女儿，带大了我的三

个姑姑和我，翅膀硬的时候，
都离开了她。她常会和我说
起她早逝的女儿，说起她幸
福的日子。日子久了，我厌倦
了，总是显得很不耐烦，她便
不再说了，看见我了，只是
笑。现在我想听了，不知道还

能听到吗？
这几天老是回到童年，

心里溢满了老太的点点滴
滴。别的孩子都是妈妈领大
的，可在我的童年只有老太。
每天早上，她会早早起来给我
做饭，她知道我喜欢吃蛋炒

饭，总会炒满满的一碗。晚上，
她会抱着我的脚说我是她的
小棉袄，小火炉，其实都是她
在帮我暖被窝。是的，她温暖
了我整个童年，可我却无情地
抛弃了年老孤寂的她，没能帮

她暖过一次被窝，没尽过一天
孝。真是恨自己啊。

看着熟悉的一切，惟独

少了一个人。真的希望自己
只是在做梦，做一个很真实
的梦，让我一下就以为是现
实了。等梦醒了，回家了，
老太还在原来那个路口等
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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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至今已十多年，却
有一份送不出去的喜糖，本

该送给我的老师林世诚的，
可他仙逝已多年。

有幸两度成为林老师的
学生。第一次是在小学四年
级的时候。看林老师的衣着
你就会明白什么是得体，据
说每日早晨都是师母为他一

一扣上扣子，回来时再帮他
脱下挂好……林老师的衣服
大多是灰色调，上课约十分
钟左右就能看到他身后被汗
水渗湿的地方由浅灰色变成
深灰色，由零散的小块面连
接成为大块面，等边缘线非

常清楚并不再呈扩大之势
时，该是他抱着一摞本子转
身下课去的时候。

第二次成为他的学生是
在工作后的继续教育中。夏
天仍旧是那种灰色短衫，讲
台上的林老师老多了，不变

的是额头饱满如初，嘴角仍
旧上扬。我惊讶于他的记忆
力，十多年后还能平和准确
地叫出我的名字。

和同学去老师家拜访，
闲谈中林老师听说我要结婚
了，侧过身说了一句：“别忘

了给我喜糖啊。”依旧是笑
眯眯的样子，当时我对这句

话的感觉跟人们分别打招呼
时常说的“有空来玩”差不

多，其实对方不一定在意你
是否真的去玩。

同老师最后一次谈话
是在一个春日的黄昏，我正
赶往租借的新家。老师在路
边背着手低着头慢慢走，听
说老师已是身患肝癌晚期，

平和安详的脸上很难看出
他身患重病。“回家啊？”
“哎！回家！”我小心地回答
老师的问话，不忍心询问他
的病情。“还好吧？”“还好
……”我仍旧用简单的话语
回答着他。老师看着我的

脸：“你瘦啦，要注意身体
呀！”“哎，我会注意的！”
在老师望着远方的落日时，
我迅速擦去眼眶里的泪水。
这次他深远而淡泊的眼神
却让我的心隐隐作痛。不久
便传来老师经抢救无效逝

世的消息。
出殡那天我去了，站在

外围没有上前去的勇气。殡
车远去，只留下空场上一个
泪流满面的当年的小飞虫。
她张开的薄薄而透明翅膀不
是飞往亮点的，只是想陪着

老师轻轻上浮透明了的身子
再走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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